
当人步入花甲之年时，渐渐地，开
始两鬓斑白，黑而密的青丝中掺杂着
几缕白。曾经光滑的脸颊上，也会布
满皱纹，一笑，眼角便是皱皱巴巴树皮
似的条纹。
这段话是我对平常老人的印象，

亦是对我奶奶的印象。
我由奶奶一手带大，爷爷和父亲

则承担家庭收入。她一人带我和弟
弟，甚是头疼。从前倒不觉得奶奶有
多么含辛茹苦，只觉得理所当然。现
在，已经上初二了，经历的事多了些，
明白奶奶这辈子活得当真辛苦啊。
前阵子，她同我开玩笑说：“阿霖，

我六十岁了还能干，你爷爷快七十岁
了也还能干，我们这辈子却不能一直
干下去，还得靠你和弟弟照顾我们。”
话音刚落，我似乎看见阳光照在她布
满皱纹的脸颊上，双眸熠熠生辉。仿
佛她已经看到未来那岁月静好的画
面。她的笑容如此灿烂，就如同一个
小孩子看到自己最喜爱的玩具。反观
那皱纹，是那般格格不入。也许，奶奶
此刻是愉悦的，可我却并不欢喜。因
为我知道，奶奶这辈子不容易，即使六
十多岁了也不例外。
奶奶前半辈子没读过书，嫁为人

妇后一直跟着爷爷四处奔波，做些小
生意，勉强维持生计。等到父亲娶妻
后，才总算享了一两年的福。然，好景
不长，安逸稍纵即逝，家中又出了变
故。奶奶只好重拾重担，充当家庭主
妇，为繁琐的家事鞍前马后。
可她心有余而力不足。奶奶以前

出车祸落下了病根，故而这些年时常
走路一瘸一拐，甚至有几次疼得无法
下床。可她是个要强的人，坚决不住
院，顶多拍个片子，回到家后也是摆摆
手说无大碍。
都说，人当了爷爷奶奶后，大概就

能安享晚年了。可我奶奶，都花甲之
年了，却还在操心这操心那。她总念
叨，让我们务必要记着她的好，将来好
孝顺她。于此，我自然会念着她的好，
铭记于心。因为她是我最敬爱的奶
奶。
时间是潺潺流水，永不回来。他

无情，对这位花甲老人“痛下杀手”，将
她那头黑发染白，将苦难降临她的人
生。她的这辈子坎坷不平，她普通却
不平凡。
只愿时间宽容些，让她幸福安逸

一回。

坞根镇中学张欣怡点评：“花甲之
年”本是含饴弄孙的幸福时光，但是文
中“我”的奶奶却饱经岁月的考验。开
头描写眼角的皱纹和斑白的头发是
“我”对老人的印象，巧妙引出了我对
奶奶的印象。作者通过语言描写和外
貌描写，用细腻的笔触为我们勾画出
一个在晚年仍然为生活劳碌的奶奶的
形象。“时间是潺潺流水，永不回来”
“他无情，对这位花甲老人‘痛下杀
手’，将她那头黑发染白，将苦难降临
她的人生。她的这辈子坎坷不平，她
普通却不平凡”“只愿时间宽容些，让
她幸福安逸一回”。朴素语写真挚情，
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了小作者对奶奶年
过花甲却依然为儿孙操心的疼惜与感
恩。

年过花甲
坞根镇中学九（3）班 李冰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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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外婆是会织毛衣的。
10年前，外婆曾给我织过一件

毛衣，蓝色的，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有
点大了，我不愿意穿，外婆就把衣服
缩减了一半又织了起来。常看见她
坐在沙发上，用两根神奇的竹签绕
着蓝线慢慢地让其交织。不知是因
为外婆的眼神不好还是怎的，对着
沙发的门总是关着，只有一扇离得
较远的窗和门框上方的玻璃透进来
几丝光线，阳光强烈时，她总是这么
织毛衣的。
外婆织毛衣不算快，可还是让

当时的我着迷，吵着嚷着要学织毛
衣。两根细细的竹签在我胖胖的小
手中笨拙地活动着，像刚学步的小
孩，一步三个跟头。再加上我总是
忘记那竹签该穿过里圈还是外圈，
下手也不知轻重，这长约6厘米的
长方形作品织得要有多丑就有多
丑，聚集了所有初学者的毛病，让外
婆直皱眉头。
可丑是什么？我不知道。
我天天捧着那团毛线，到处走，

到处织，去幼儿园时还和伙伴们炫
耀自己会织毛衣。长大后，家里富
裕了起来，外婆也因种种原因不太
用毛线了。而我呢？呵，十年前的
东西，我早忘了，况且现在还织毛
衣？怎么可能！又不是没钱买衣
服。
我曾一度排斥外婆做的一顶帽

子，我认为太土了，手工织的质量也
不好，头发什么的扎进去多恶心啊，
尽管那是我最喜欢的白色。每次外
婆把它拿到我面前时，我都是一脸
不耐烦地把帽子扔在一边，然后大
声地告诉她我对于这顶帽子的厌
恶。
后来，外婆终于不织衣物了，看

着从家里翻出来要被扔掉的毛线
团，我的心里莫名地冒出一股说不
出道不尽的愧疚。我不该的，这本
是外婆买来给我们织衣物的呀，它
包含的是外婆对我的爱啊。我竟是
用一己私欲否定了它，单方面否定
了外婆的爱、外婆的技艺。

拾起两根竹签，我
的双手颤抖，想向外
婆道歉，但出口时：
“外婆，这怎么织
啊？”
原来，那
仿佛已离去
的，也未曾
走远啊。

滨 海
镇中学林
海莉点评：
感情不是
非得轰轰
烈烈的，才
算是情感丰
富的文章；
文字不是非
得文采飞扬
的，才算是优美
的文章。一件
小小的事，一串淡
淡的文字，依然能让
读者感受到外婆的那
份独特的爱，就犹如清茶

淡饭依然能让人有滋有味，在许多
学生找寻辞藻增添文采的时候，这
真不失是一份本真的保持。

未曾走远
市三中九（7）班 叶子涵

与其说我是在海浪与波涛之
中长大的孩子，不如说我是大海
的儿子。
我恋这海滨风光。每次放学

回去，绕过街巷，靠近大堤，大海
独有的气息扑面而来——海风张
开双翼，带来渔区独有的咸腥味，
我知道家近了。最诱人的是水桶
岙，两侧的岩石将海面和沙滩围
成了“凹”字形。潮水已经蓄势上
涌，但总有一块沙地未被潮水吞
没，就成了孩子们嬉戏的宝地。
我会脱下鞋子在沙滩上奔跑，沙
子已没有白日里那么烫脚，是温
温酥酥的触感。抬头望向四周，
有讨小海的人躬身拿着铲子在抓
牡蛎捡海螺。而远处，海面上仍
有渔船行驶着，呜呜的汽笛声由
远及近⋯⋯
我贪这海滨之小吃。久远的

记忆被时间渐渐淡漠，深巷里大
爷推着小车叫卖翻炒圆的情景依
然清晰。午后，大爷早早地出摊，
我们这群孩子便拉着家里的大人
聚在一堆，嚷嚷着哭闹着要买。
大爷一手握着机器的把手开始转
动，机器便轰鸣了起来，粉团从机
器的两个孔钻出，大爷看准时机
用铲刀将糯米割成了球状，好似
大珠小珠落到焦黄的豆粉中，给
它们“翻个身”，用漏斗盛出，这翻
炒圆算是大功告成。大爷不大爱
说话，但每次总给我们多盛几
颗。我们出于礼貌便对大爷道声
谢，每每这时，大爷都会露出憨厚
的笑容。翻炒圆虽不是什么稀罕
物，但如今已经很难吃到了，这一
份甜蜜软糯始终刻印在我的心
中。
我赞这海滨之乡邻。我是街

边一家早餐店的常客，我与老板
也是熟识。他的母亲前几年患了
肺病，一直卧病在床。一边要谋
口饭吃，一边要照顾母亲，他只能
起早贪黑，多年的艰辛使他原本
笔挺的腰板变为了“弓”字形，鬓
发也渐渐染了霜。每每有熟人说
起他日常的不容易，他只笑笑：
“不辛苦，不辛苦。”我知道，海边
人从来不轻易诉苦的。
潮起又潮落，我始终记得，我

是大海的儿子。

市五中赵佩蓉点评：文章以
“恋海滨的风光、贪海滨的小吃、
赞海滨的乡邻”三方面来组建骨
骼，以景物描摹、精准的动词、腰
发的变化三个细节充实血肉，见
主题，见真情。结构完整紧凑，抒
情含蓄节制。

我是大海的儿子
市五中八（7）班 潘宣霖
指导老师 赵佩蓉

小时候，我老家对面的一户
人家，院子里种了一棵枣树，且树
叶普遍呈黄绿色的，哪怕是在夏
天也是一副病殃殃的样子，可它
却撑起了我童年一份不可缺失的
甜。
枣树的枝叶虽瘦弱，但顺着

侧芽，越过了墙头，部分侧枝还延
到了墙外边。到了结果的季节，
侧枝上会结出数十个青色的小小
的枣子。过上十天半个月，枣子
红了，我就会带上一根竹竿去打
些枣来尝尝鲜，那时妈妈不怎么
买鲜枣吃，只会买些干干的红枣，
我尤其不喜欢。不过，打枣的机
会很难得，枣树的主人是个老头，
若是被他撞见了，那拐杖必会毫
不留情地落在窃枣者的身上，并
且皱起眉头狠狠地数落一顿方才
罢休，所以一般是大伙儿结伴前
去，被发现了四散而逃。
记得头一次去打枣，我叫上

了几个小伙伴，来到了枣树侧枝
的墙底下。大家挥舞着竹竿打向
枣树的枝叶，一时间树叶乱舞，纷
纷落下。我们也不知轻重，把枣
子都打裂了，伙伴们在我后边也
跃跃欲试，争着拿我的竹竿去打
枣，整个枝头都在“哗啦啦”地响
着。正当我们玩得不亦乐乎时，
门突然“吱噶”一声开了，枣树的
主人拄着拐杖出来了，我提起竹
竿就要跑，手里还捏着两个还算
完好的枣子，那老头儿没有赶我
们，只是站在门边用拐杖敲着地
面吼道：“你们这些兔崽子，别糟
蹋这些枣子呀！”我们哈哈大笑一
哄而散，我吃着枣子心中不知有
多快乐。枣的味道有些苦涩，又
有些清新的甜味。
不知是哪一年，老头儿再撞

见我们打枣也不生气了，而是把
我们叫进了院子，抓了些大枣给
我们吃，枣子又大又甜，很清香，
咬上一口，又脆又甜，那味道一直
留存在心底。
再后来，院子里住着一对夫

妇，那棵瘦弱的枣树也长成了一
棵参天大树，至于老头儿，也许是
去世了，也许被儿女接到城里去
住了，他那略苦的小枣和极甜的
大枣，我至今未曾忘怀。

温中实验学校徐丽萍点评：
文章用清秀隽永的笔调记录了作
者与枣的有趣动人的故事，娓娓
道来，语言生动有趣味，枣子的清
甜，童年玩耍的趣味以及老头的
那份爱心一直萦绕在作者的心
间，终生难忘。文笔清新，叙事流
畅，情感真切。

有一种甜
温中实验学校八（8）班 彭胤博


